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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 連華

舞出熱愛
撰文◎ 曾心悌 

 攝影◎賴竹山‧梁燦良 

播出時間：12 / 4（四）21：00

賀連華從小習舞，20 歲後遠赴西班牙馬德里皇家舞蹈學院

深造。終生以跳舞為職志的她，在教舞的顛峰時刻，罹患

了類風濕性關節炎。變形的關節，如何能讓她再戰舞台，

甚至成為世界衛生組織金氏紀錄第一人，繼續用生命舞出

佛朗明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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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
朗明哥舞最初源起於西班牙

安達魯西亞 (Andalucia) 的吉

普賽人，至今已有百餘年的

歷史。吉普賽人本來就能歌善舞，他

們將這些特色，與安達魯西亞當地的

音樂、舞蹈相融合，成就了今天凄美

且熱情的佛朗明哥舞。

愛上佛朗明哥

二十年前，這個風靡歐洲的舞蹈，

也衝擊到一個從雲林到台北念書的女

孩。當她第一眼看到時，痛哭不已。

「我學的是芭蕾，以前老師教我們

跳舞，是要把腿併攏，是內斂，甚至

有一點壓抑。我第一次看到舞者的腳

可以打開那麼大，那麼奔放，臉部的

表情是那麼誇張，高貴的像一隻金色

孔雀。」從舞台地板傳出的聲響，聲

聲敲進賀連華的靈魂深處。她下定決

心要去西班牙學佛朗明哥。

賀連華雖然生長在台灣雲林，藝術

風氣並不蓬勃的地方。但她的父親是

一名國中老師，對於賀連華從小展現

出的舞蹈天賦完全支持，甚至為了她

學舞方便而搬家，視她為掌上明珠。

「我爸爸很可愛，記得當我會穿芭蕾

舞硬鞋惦腳尖的時候，爸爸高興得不

得了，拉著我轉圈圈。」

賀連華是當年雲林唯一一位考上國

立藝專（現今國立台灣藝術大學）的

學生，在父母和老師的眼中，肯定是

驕傲又欣慰。當她向父母提出要去西

班牙留學時，父母也沒反對，還賣了

一棟房子來支付學費。但沒想到這留

學是烏龍一場，等人到了西班牙，才

發現自己想要報考就讀的西班牙馬德

里皇家舞蹈學院，只招收 8 到 18 歲

的學生。她當時已經 21 歲，根本連考

試的機會也沒有。

西班牙夢一場空

在西班牙人生地不熟，原本是備受

家人寵愛的女兒，如今卻寄人籬下，

還要到處請託。好在透過外交部的幫

忙，得到一次考試的機會。「因為之

前已經吃了很多閉門羹，所以那天特

別緊張，只能不斷地禱告。總共有十

多名老師一起面試，西班牙舞我只有

短暫的惡補過，根本不到位。老師大

概也看不下去了，就叫我來一段即興

的舞蹈。我跳了十分鐘，把我所有會

的舞步全用上。我在藝專學的是芭蕾

和現代舞，天鵝湖轉 16 圈都沒有問

題，他們很驚訝，就同意讓我入學。」

因為她的西班牙舞程度可以說是

零，所以必須和小朋友一起上課。「那

時很辛苦，白天要上語文課，下課就

趕去練舞，甚至土司吃到發霉還捨不

得丟掉。我心力交瘁地在地鐵崩潰痛

哭，因為再怎麼努力，還是比不上當

地西班牙人。」

後來學校告訴她，以她的程度若是

修芭蕾舞，兩年就可以拿到文憑。但

若是要練西班牙舞，則要 10 年時間。

「聽到這個答案真是晴天霹靂，我才

剛從學校畢業，又要再念十年 ?! 加

上男友一直苦苦求我回來，於是就做

了任性的決定，不管父母為了我出國

賣掉房子，選擇逃避這一切，回到台

灣。」

生病繼續跳

回到台灣的賀連華，把原本的佛朗

明哥夢拋在一旁，藉由感情來滿足。

「當時我是個自私的女兒，後來結婚

父母也很反對，所以當婚姻有狀況時，

我只能自己硬撐，因為當時是我自己

選擇要走這條路的。」

1. 賀連華從小就展現舞蹈天份。

2. 爸爸媽媽是支持她的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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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由精靈幻舞舞團提供）



【晶玉採訪後記】

上帝從小就給了連華一份禮物，

舞蹈讓我們的身、心、靈都能達到

療癒的作用。人生原本就有苦難，

在遭遇困難時，醫生的藥只能「治

標」，那「治本」是什麼呢？信仰

讓她從內在發出莫大的力量，能夠

用豁達的心去面對困難，以感恩面

對病痛。

只要浸泡在神的愛裡，就能把心

照顧好。心好了，希望和盼望自然

就不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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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丈夫和人合夥做生意，情況還

不錯，但後來卻發生財務危機，使得

賀連華不得不靠教舞來補貼生活，甚

至大肚子到九個月都還在教課。其實

在懷大女兒時，她就發覺身體不太對

勁，但因為經濟壓力，她沒時間去深

究原因，就是吃藥止痛，直到後來痛

到無法蹲下時，才到醫院去做仔細的

檢查，結果證實得到類風濕性關節炎。

「類風濕性關節炎會讓關節變形，我

吃了很多類固醇的藥去壓制，只差一

步就要去坐輪椅。還好我沒有放棄舞

蹈，靠著教孩子跳芭蕾舞來復健。」

或許是當時經濟和婚姻的雙重煎

熬，直到如今賀連華都不明白，自己

為什麼會生這種病。「我的婚姻一直

有狀況，有次先生陪我去看醫生，我

問醫生自己會不會死掉？但他竟然在

一旁笑我，那次我徹底心寒。加上後

來他發生外遇，我就下定決心離開。」

回首過往，那個曾經不顧一切追尋

佛朗明哥美夢的她，究竟留下什麼？

「921 大地震，我失去一位摯友。這

個朋友家裡很有錢，住在先生蓋的房

子裡，開著雙 B 的轎車，過著我羨慕

的生活。但 921 那天，她和孩子都被

房子壓死。這讓我驚醒，原來我所羨

慕的一切，其實都是虛假的。我問自

己若死的是我，我有沒有遺憾？過去

的我是多麼逞強與不快樂，更後悔放

棄留學美夢。」因此，縱使拖著病體，

賀連華還是毅然決然決定出走，再次

踏上西班牙的土地。

「經歷過這一段的痛苦、背叛、生

死之間的掙扎，經過淬煉的生命，讓

我再次跳著佛朗明哥時，終於明白當

年二十出頭的我，為何無法詮釋，達

不到老師的要求。當年不懂的，如今

都清楚了！」

付出更有愛

病痛沒有遠離，而是更深層的吶喊

在靈裡跳動，讓她忘卻了病痛。當她

有機會加入「太古踏舞團」，擔任林

秀偉老師的首席舞者時，她知道是上

帝為她開的路。「老師知道我生病，

就編了緩舞，靠著跳舞來讓身體有蹲

下站起來的能力。我穿著三公斤重的

大裙，必須赤腳踩踏，還要發出劇烈

的聲響，獨舞二十五分鐘。」這是一

場意志與毅力的考驗。「太陽之舞」

全省總共巡迴了 30 場，她詮釋受難

母親一角，如同為她量身定做一般。

跳完了，她也獲得新生的能量。

八八風災之後，她為台東學校募

款，去當地辦營會，教導孩子跳舞。

很多人在災區都是來來去去，但賀連

華是用生命留在那裡，至今已陪伴他

們五年的時間了！「我一開始是教布

農族的孩子跳舞。布農族是獵人文化，

內斂壓抑的，家長也不喜歡孩子去跳

舞。透過持續地溝通，他們看見我們

是認真，心房就逐漸打開。很多孩子

的悲傷是很深沈的，不知道該怎麼表

達。但透過奔放的佛朗明哥，可以將

內心的情緒發洩出來，醫治他們受創

的心。」

因為自己走過這一段，所以她很能

體會最底層、貧窮的感受。如同漂泊

流浪的吉普賽人，最悲苦的生命往往

帶出最無窮的力量。「在服事原住民

的過程中，我也療癒了自己的傷痛。

能成為上帝的代言人，用祂給我的恩

賜來服事人，是我最感恩的事。」

▲舞台上的賀連華就像驕傲的孔雀，完全看不出病痛。

▲有女兒繼承衣缽，兩人同台飆舞。

（圖片由精靈幻舞舞團提供）

（圖片由精靈幻舞舞團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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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由精靈幻舞舞團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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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在災區都是來來去去，但賀連

華是用生命留在那裡，至今已陪伴他

們五年的時間了！「我一開始是教布

農族的孩子跳舞。布農族是獵人文化，

內斂壓抑的，家長也不喜歡孩子去跳

舞。透過持續地溝通，他們看見我們

是認真，心房就逐漸打開。很多孩子

的悲傷是很深沈的，不知道該怎麼表

達。但透過奔放的佛朗明哥，可以將

內心的情緒發洩出來，醫治他們受創

的心。」

因為自己走過這一段，所以她很能

體會最底層、貧窮的感受。如同漂泊

流浪的吉普賽人，最悲苦的生命往往

帶出最無窮的力量。「在服事原住民

的過程中，我也療癒了自己的傷痛。

能成為上帝的代言人，用祂給我的恩

賜來服事人，是我最感恩的事。」

▲舞台上的賀連華就像驕傲的孔雀，完全看不出病痛。

▲有女兒繼承衣缽，兩人同台飆舞。

（圖片由精靈幻舞舞團提供）

（圖片由精靈幻舞舞團提供）


